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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舞墨与彩：朱瑚先生九十年执着追求

仰识朱瑚先生纯属偶然。三年前，数位相
熟的艺术家邀我一起上新疆，走天山，看胡杨。
我先后几次去新疆，但未见到成片的胡杨，成为
憾事。既有机会，又与艺术家一路同行，再好不
过，当然应允，欣然同往。在机场，熟人介绍，才
知同行者有一位年过九秩的老画家朱瑚先生。
初一打量，便惊讶，人虽不高但精神矍铄，含颔
微笑，眼睛里闪着宁静的光。哪像年过九十的
老人。

同行十多天，这样的惊奇时常会有。在新
疆广袤的土地上奔驰，每天几小时车程，从不见
朱先生显露疲态。看到极美的风光，当场在沙
漠边上支起画板，画起水彩写生来，同时还不忘
指导学生作画，一站就是两小时，夕阳下留下潇
潇洒洒的身影。应当地朋友盛邀，朱瑚先生答
应留画相赠。面对四六尺的大幅作品，年轻人
也觉得累，但先生腰板笔直，神闲气定，硬是用
将近一天的时间，画出了繁华似锦的国画“牡丹
争艳图”。

随着交往的深入，尽管朱瑚先生低调谦逊，
少言过往，但他的传奇人生在我的脑子里逐步
丰满起来。朱瑚先生是奇人，自小天聪好画，弱
冠时便进古刹灵岩寺随住持冰餐法师习画。

1946年考入刘海粟校长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
校绘画系求学。西画师从刘海粟、刘狮、冉熙，
国画师从潘天寿、陆抑非、汪声远、来楚生、顾坤
柏等大家、名家。童子功在身，又经各位名师亲
授，三年学艺，功夫自然了得。这是第一奇。

新中国成立前，先生参加学生救国运动，然
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地下党委托，准备发
展刘海粟先生入党，具体由他负责，最后虽因故
未成，但与海粟先生结成长久友谊，共同迎接新
中国解放。学生发展校长入党，这是第二奇。

这样一个坚定的地下党员，但在1958年被
错划成右派，直到1980年平反，在农村劳动改造
22年。这是第三奇。

艺不压身，1984年，恢复自由四年，即在杭
州举办“朱瑚画展”，接着一发不可收，又相继在
我国澳门、新加坡等地开个展。画展一直开到
95岁。别人旅游，用相机拍摄美景，朱瑚先生80
岁后游历世界，每到一地，都用画笔描绘世界。
先后出版了国画集、水彩画集和钢笔速写集，展
现了多画种的才能。这是第四奇。

高寿老人，不忘家乡。93岁开始，用一年半
时间，写生、构思、创作，多少次沿途考察富春
江，最终完成十二米长卷《富春新韵》。这是先

生题签赠我的上海美术出版社的缩影画册，原
图在上海、浙江两地巡展后，由家乡富阳美术馆
收藏。这是第五奇。

先生现在每天坚持画画数小时，精神悦
然。先生称：坚持画到百岁，然后把自己的画和
家中收藏尽献家乡。富阳已在建新美术馆，并
设“朱瑚画馆”永久收藏。这是第六奇。

朱瑚先生既是美术家，也是美术教育的专
家。是上海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一
期）美术教材主编。二期课改时，尽管年事已
高，作为教材审查委员，仍不辞辛劳，团结美术
教育界同仁，继续为儿童美育尽心尽力。这是
第七奇。

朱瑚先生中西画兼长，山水、虫鸟、花卉、
景物各有特色，尤以牡丹闻名。数月前探访先
生，他知我心思，在我《无声之诗》书画界朋友
友情册上当场作画“牡丹图”，写意为主，工笔
辅之。又题皮日休牡丹诗“竞夸天下双无绝、
独立人间第一香”。字画相映成辉，作品精美
无比。特别是看到画上的题识：沪上朱瑚画于
丙申年夏，时年九十晋五，总会激动无比，这是
个世纪老人对美一辈子的追求，也是多么深的
笔墨情啊！

观此生机盎然、流光溢彩的海派大气之作，谁料到这出自95岁老人的
笔下，谁又料到他曾经的超出常人的苦难。朱瑚先生有着传奇的人生：在
炮火中从事抗日斗争；在上海美专时期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在“反右”中蒙
屈劳改；在改革开放后收获美好爱情。“苦难对于艺术家是宝贵的财富”，朱
瑚先生的笔下没有黑暗和迷茫，却有对美好生活更加炽热的艺术家情感。
又想朱瑚先生的艺术高度，也正是由于这样超常的岁月和经历的积累才能
造就。

生于秀丽的富春江畔的朱湖先生，注定是用水为媒介来作画的。水墨
和水彩，伴随着他的一生。在这两个领域中，相互渗透，相得益彰。

朱瑚先生喜爱水彩，至今割舍不下。作为刘海粟等师长传授的高材
生，他深得西方绘画精髓。他又将自幼所学的中国画气韵用笔引入其中，
使得他的水彩画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画面中，那遒劲的树干、变化多端
的树叶，花卉的绽放、竹叶的摇曳，种种中国画元素，使他的水彩，有着泼墨

山水画和大写意花鸟画的意境。他又调动了水彩画泼洒、留白、镶嵌等技
法，与典雅绚丽的色彩相融合，将自然美升华到了意象美的完美境地。

我最喜爱的是朱瑚先生的花鸟画。由于有了对西方艺术的理解，先生
的写意花鸟画中，自然不乏许多现代绘画元素，用竿面构成对画面进行了
重组，构图极富张力，墨色的意向分割、水色梦幻肌理都恰到好处，更为可
贵的是，朱瑚先生画中的鸟和花草略带变形，极富天真童趣。在艺术中追
求童真，这是成熟艺术家追求的一种至高境界。不少人声称，却极少人做
到。而朱瑚先生在他执着的艺术追求中，真正达到了。他的画总是拙而有
趣，他画的小鸟总是让人忍俊不禁，让人不仅听到了鸟的叫唤，还仿佛听到
了孩子们的喧闹。

有人说，见朱瑚先生的画，便知他的身体、精神都很棒。确实，老先生敏
捷智慧、豁达友善，现今还登临天山，游青海湖写生，堪比年轻人。有着这样
的艺术和健康，朱瑚先生的晚年是幸福的，是令人羡慕的。

□ 朱新龙

画家朱瑚先生印象画家朱瑚先生印象

丹青意象04 2018年07月17日 星期二

本版责编：弓宇琪 版面设计：弓宇琪 投稿邮箱：zgsfb@ccndo.com.cn

□ 苏 忱

▲朱瑚《春晓》

隐者石朴

▲石朴《故乡归来图》

石朴，1950年生于陕西岐
山。1962 年在乡间随老师学
习中国画，初临《芥子园》，观
师家所藏古画，对中国画有了
朦胧的认识；其间，在其父要
求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诵古
诗，读《史记》。1964年在美术
老师肖承圣指导下学画，1967
年得到西安美院画家王志龙
老师指导，学习绘画。同年，
父到山区行医，随父入山，作
大量写生训练。后随父亲下
乡入山，父在山区行医，石朴
即为山区农民画肖像，并对山
写生；随身携带《笔法记》，一
有空闲便研读揣摩。1968 年
随知青上山下乡，在此期间，
速写本不离身，水库、工地、田
间，一有余闲，就进行速写，积
累搜集素材；时风所至，应邀
画领袖像，创作了作品《伤
痕》；1970 年油画《伤痕》被选
中在省展出，获得好评。1971
年进西北机器厂做工人，业余
时 ，手 不 停 挥 ，练 习 绘 画 。
1980年跟随方鄂秦、安正中学
习绘画。1993 年数年遍游山
川，深入真山真水间，“外师造
化，中得心源。”被鉴定家杨仁
恺老师发现，拜杨仁恺先生为
师，也多次得谢稚柳先生指
点。2011年中国画学会、陕西
省美术家协会、陕西省美术博
物馆主办的“长安隐者”——
石朴作品展在陕西省美术博
物馆开幕。

去年某日，忽接西安电话，其声少壮，若不
相识，询之乃素昧平生之张思敬也，盖为其父画
事而请托者。思敬谓，晚生年方逾立而事业有
成，老父行将耳顺而一生坎坷，抚育子女，含辛
茹苦，唯以画为寄，自学成材。因拜读先生之
文，遂以秋园老人为典范，潜心传统山水，朝斯
夕斯，颇有所得。十五年前，得识已故鉴赏大家
杨仁恺，一见之下，即题其《秋山深隐图》曰：“黄
秋园山水画，死后始显名于画苑。此帧石朴先
生用其法为之，有出蓝之妙。”并谓：“吾年老矣，
薛氏永年执教京华，尝研究秋园与传统诸家，兹
后可往请教。”晚生事业顺利，已接老父来西安
矣，镇日作画，得数百幅，拟为出版画集，故请先
生指导并赐序焉。吾念杨老之托，复感思敬孝
心，乃允于得便至陕会晤，并拜观其画而著
序云。

月前，思敬专程来京，携杨老所题画幅、石
朴手书信札及书画若干出示。信札诚恳朴实，
倍述渴慕之情，谓将扫榻相迎，促余早日赴镐。
其画容当后述，而书法典雅虚和，优入法度，尤
余始料所未及。乃搁置杂冗，于初夏践约来
镐。初见石朴，即觉神采朴雅，精力弥满，年近
耳顺，望之若四十许。相携游辋川，更见其步履
矫健，内力充盈，把握之间，如有气徐行，自余肘
至肩至腰，问之，乃练习太极拳法，亦二十余年
矣。余忽忆傅青主妙书画而精武术，包世臣更
以以拳法论书道，不意数百年后又有精于武功
之书画家石朴也。车行渭水灞桥间，相与谈文
论画，益觉吐嘱不俗，典籍信口道来，诗词朗朗
上口。余始知石朴之自学有成，遍及传统诸域，
故不独绘画而已。此前后，更于所借画室，遍观
其大幅小帧，询其身世际遇，习画历程，闻其技
进于道之论，更知出身工人之石朴，实一隐于乡
镇之奇人也。

石朴，原名张新民，陕之岐山人也。父业医
而喜文史书画，故石朴自幼爱画，小学老师携往
县文化馆，得油画家侯继明授速写法，遂得写生
门径。“文革”起，学校停课，随父下放入山，感运
动之狂躁，爱荒山之朴野，乃以速写钩山水。无
何，下乡插队，日则躬耕陇亩，夜则窑洞连床，因
通绘事，得办斗争展，画领袖像、速写水库农工，
曾作油画《伤痕》，入选省展，初露头角。后考入
宝鸡大厂，始为钳工，缘自强不息，画才显露，遂
调厂宣传部，任厂报文艺编辑。不数年，“文革”
风雨渐歇，有幸入国画学习班，兼攻山水人物，结
业作国画《请教》，绘师徒授受，朴实生动，颇得好
评。改革开放之后，兴趣转向山水，常率同好往
返西安，请教名家，周塬书画研究会成立，举为秘
书长，然仗义代言，开罪领导，被迫下岗。其时，
家贫子幼，经济拮据，乃南下羊城鬻画自给，笔耕

墨褥，饱受艰辛，以不甘画商屈辱，遂旋踵故里，
孤身一人，以画为寄，其艺亦与日俱进焉。

石朴之画山水也，遇罗铭而启蒙，读秋园而
悟道。彼早年所见，仅诸家画册，暗中摸索，不知
画法之妙。迨入国画学习班，见罗铭太白写生原
作，聆其授课，观其落笔运墨，始茅塞顿开，知作
画需带感情，笔宜毛不宜湿，布置当先散而后
整。更上溯其师贺天健，读《学画山水过程自
述》，摹《课徒画稿》，辨师生法派之异，究古法不
传之秘，乃渐通意境笔墨之理，写景造境之殊。
然则，此时开放伊始，新潮澎湃，孰谓传统，众说
纷纭；何去何从，困无所依。忽见黄秋园画册，如
获至宝。乃叹曰：“秋园自学成才，开我先路，林
泉之心，如我怀抱，笔墨生发丘壑之美，荒寒寄寓
奋发之情，尤非俗眼所可想见，仰其自由旷达，内
美无穷，知传统之魅力无限也。”

余尝谓：“秋园山水，以道为机。”石朴曰：“昔
年读之，大有启迪。窃思，老子谓，道法自然，一
阴一阳谓之道，山水画中联系主客二体者，非道
而何？自此，朴作山水无复再现生活风俗，一心
悟道，修养品格，游心大化，以神法道，意在笔先，
以气运笔，笔笔生发，如水在地，顺其自然，得其
性情，味奇内美，于是乎笔墨间恍惚有象矣。朴
所谓意者，唯山峙立，水流环，树掩映而已。画之
于山水，要在若即若离，我之于古人，妙在有离有
合。于是，山性即我姓，山情即我情也。道因画
而彰显，品以道而提升。虽未能至，心向往之。”

新世纪以来，石朴取法，更由秋园而宾虹，
博采诸家，实中用虚，亦繁亦简，或密丽而空灵，
或精简而意足。七年前，杨仁恺赞其《候山清远
图》谓：“已故名家黄宾虹先生，为山水写照传
神，声誉满环宇。石朴先生此作的黄氏遗韵独
多，殊可贵也。”余则以为，石朴之可贵，不在优
孟衣冠，而在洞悉时弊，以故诠释宾虹论画，别
有新解。时人崇宾虹在笔墨，石朴论宾虹在造
化。如其题画所云：“后世学者，师古人不若师
造化，有师古人而不知师造化，未有知师造化而
不知师古人也。黄宾老此言正中时弊，师造化
者不在师古人之后，此所谓承前也。于自然中
寻理而探真，非外状其形而内迷其理，徒取形影
为能事。中得心源，不论古今，不论繁简，不着
外相，唯观气韵，画之正途也。”近年，石朴更身
体力行，南下齐云山，成稿累累，古云“江山为助
笔纵横”，不出数年，石朴山水岂不更刮目相
看哉！

石朴近年山水，以取径观之，可分两类，一
类取舍前人而自抒襟抱，一类师法造化而注入
感受。前类多临仿秋园而小变其法，后亦步武
宾虹而损益虚实，亦有略参钱松岩、关山月、石
鲁、石涛、新安派诸家，而自出己意者。后类或
白岳纪游笔纵神驰，或周塬忆旧一往情深。以
画法论之，又分疏密二体，密体千皴万点，浑厚
华滋，不失清空；疏体寥寥数笔，枯毫渴墨，形简
意长。杨老赞其师黄之密体，谓得其遗韵，余赏

其周塬忆往之疏体，以其情真格老。石朴之画，
虽个人面貌尚待强化，而笔墨功深，柔中含刚，
境象闲静，气格老苍。其取法秋园者茂密华滋
而愈见清新，借径黄宾虹者虚白洒落而不乏隐
秀，兹后倘多蓄胸中丘壑，精求用墨之法，淡中
求厚，实中求清，其艺事之更上层楼，必矣!

虽然，以自学成才者观之，石朴无疑当今
翘楚。自学成才者，莫不高其天分，深其功力，
又复聪敏刻苦。然成才之路，各有不同。彼石
朴者，以余西安之行考之，亦得益于师友之陶
冶与夫治学之融会贯通也。彼虽跻身工厂，周
遭不乏深谙传统之才，如隐于文员之书家卜
公、余事为诗词之陈氏总工、太极名家李雅轩
之高足贺氏，无不长于实践，又复精通学理。
数载交游请益，既见其手眼不凡，又闻其卓识
高论，或旁及庄老，或本之易经，或兼及禅学，
不惟于刚柔、虚实、有无、曲直、藏露、收放、起
落，明其对立统一，尤于真情神境、心性修持、
天人合一、物我两忘，大有会心。石朴既精研
书画诗词拳法，复得其相参互动，于深造求通，
升华内在感情，绝去俗眼之蔽，由之，其画亦由
写景而造境，境与性会，由技进道，而不为时风
所障也。

石朴画册行将面世，谬以余为赏音，赏画接
谈之余，觉其对吾华画学体悟之深与所获之精，
盖无求于世，大隐坐忘，其精神与古圣今贤相往
来，非耽于浮名孔方者可以望其项背也。

□ 薛永年

▲朱瑚《富春江之春》


